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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緣》中所有人物，距離幸福都差之毫釐，咫尺之遙，卻成就了畢

生無法扭轉的噩運。一顆棋子又怎能掙脫宿命的安排呢？我們呢？是否也要

像書中人一樣做只宿命的棋子，還是將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命運自有離奇險惡的安排，故事中人無論怎樣驚慌

奔走都不能擺脫它的魔掌。文章情感充沛，主客交

融，舉例指出小說扣人心弦的細節描寫，並為主人

公的無情厄運扼腕慨嘆。（曾達輝老師）

《論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自己可以掌

握的還算是命運嗎？

教 師 回 饋：

賞析與思考：

《我城》 6A	鄧星煒

萬物自有生命，

只消喚醒它們的靈魂。

——馬奎斯（Márquez）

《我城》是一本反映社會現實的小說。八十年代香港面對多種難關，本

書的出現正有勵志的作用，輕鬆樂天的內容讓人們苦中作樂。嚴肅的評論家

都在看它背後的含義，我著重的卻是書中蘊含無窮無盡的幻想。

「幻想」已被我遺失多年了。相信誰都在成長的過程中丟三掉四──	

幻想正是其中一種。閱讀《我城》時，童年時那種無拘無束天馬行空的想像

力，彷似老朋友與我久別重逢，緊緊擁抱在一起。身邊的東西不再是死物，

一件擺設也會妙語驚人，一支筆也會載歌載舞。就如書中臉龐給我的感覺是

荷花，她便是荷花盛放於水上，那白菜給我的感覺是燈泡，它便會如燈泡般

發光。那種隨心所欲的逍遙想像讓我解放自己。

許多小說均以愛情、親情為題材，借情節撩動讀者心中的情懷，但《我

城》並沒有這些構思。我看到的只有童話般的想像力，如「我」踏上樓梯時

發出巴隆巴隆的聲音，想到的是自己踏進了一座森林，一些赤足的獵頭族人

正在打鼓；又想到一個大風琴，一群人可以在鍵上跑跳。想像力滿載於《我

城》每一頁。

一些無關重要的細節，別人會輕描淡寫；在這書中，一間房子也會變

得隆重起來，就像每樣事物都是主角，每樣東西都值得細寫。回憶一下白雪

公主與七個小矮人的故事，侍衛是怎樣的？高的矮的？肥的瘦的？記不清楚

吧，可是這書中一切都令你有清晰的概念。

《我城》的插畫是全書不可忽略的特色。簡陋的圖案充滿稚氣，又與正

文所寫事物互相映襯錦上添花。簡單幾筆都令我們懷念，曾幾何時這樣的圖

畫也在我們的筆下誕生。那時我們追求的很簡單，而現在我們所要的，又何

只那幾筆。

《我城》一書以電話對話的形式結束，帶出現今社會的主要問題，如人

口過多、污染嚴重，思索地球被我們破壞後，人類何去何從？一系列的問題

令我們憂心，這是全書最嚴肅的地方。「坐飛船去新的行星，在新的星球上

建立美麗的新世界。」西西這樣解決問題。這方法當然只是幻想，現實並不

可行。人類的未來究竟如何？值得我們去想像。

書中附錄建議讀者以看《清明上河圖》的方法去讀《我城》，每看一次

都有新的感受。《我城》是值得我們去發掘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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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掌握小說的一二特點深入討論，突出主題，舉

例充分，抑揚頓挫間感嘆純真童心一去不返。（曾

達輝老師）

李贄《童心說》：「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於童心

焉者也。」天真漫爛的心境不是處處受人歡迎嗎？

教 師 回 饋：

賞析與思考：

《南海十三郎》 7A	梁佩珊

「傷心淚呀，灑不了前塵影事，心頭個種滋味，唯有自己知……。」這

句唱詞，自小便經常聽到外祖父哼，但我從來就不知道這是什麼，莫說是誰

編誰唱，就連內容也聽不明白，耳中全只是「篤篤撐」的鑼鼓聲。直至看了

《南海十三郎》一書，才知道這是十三郎所寫的曲，出自《心聲激影之寒江

釣雪》。

《南海十三郎》是一個編劇家的故事。十三郎既是叱咤戲壇的才子，

亦是潦倒街頭的乞兒。他生於富貴之家，是江太史的公子，憑着才華，成為

三十年代炙手可熱的編劇家。「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看不穿」，這句說

話原創者正正便是十三郎。他過目不忘，文理皆精，又含着金鎖匙出生，本

應是一名令人羨慕的人物。但他卻往往愛與世界唱反調，對看不過的事抱打

不平。小時候，同學對校長怨聲四起，他便把校長的蚊帳燒掉；長大後，看

不過眼任惜花的勞軍戲便出手打人。他的種種行為，在別人眼中都是瘋癲都

是傻，他卻逍遙自在，閒適快活，一直地裝瘋扮傻過着大半生，直至老死街

頭。

看南海十三郎的一生，我的心情是矛盾的。

的確，他恃才傲物，目空一切，令人側目。好像所有人也必然地比他遜

色比他低級，眼睛看不到其他人。對於這個「他」，我感到既討厭又可惜。

原來天生聰穎的他，卻被他自己活生生的扼殺了。在面對自己所設的路障

前，十三郎不懂轉變，不明白「不是路走完，而是該轉彎」的道理，硬硬的

把自己逼入死胡同。他確實是鶴立雞群，但若固步自封，也是徒然的。可能

聰明反被聰明誤，天資聰敏把他帶上顛峰，也把他打落谷底，這樣的自殺行

為，何苦呢？

才子虎落平陽，不禁令人唏噓，但堅持理想的執着則讓我欣賞。

他面對着世人嘲笑，仍堅持原則理想，不願被別人改動自己的劇本，不

願為迎合觀眾需求寫低俗作品。這個「他」，有點兒像世俗社會上的一股清

泉，不隨大眾走、不做隨波逐流的小沙粒。換了是我，也許堅持不了，這樣

換走了事業家庭，犧牲未免太大了。正因為十三郎這份執着，才把他帶到事

業頂峰，令他的曲詞一直流傳，真正的文章有價，人死劇存。時間是最好的

試金石，生於九十年代的我也能聽到他那三十年代的曲，在高山劇場仍然有

人重演他的戲，就是最好的證明。

記得外祖父以前跟我說十三郎的故事時說過：「他的人生很可悲，瘋癲

也許是上天對他的懲罰，他被世界淘汰了。」那時只有七歲的我，壓根兒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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